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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暋暋衣

一

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。宴会都进行

到一半了,他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烟厂的老板。乔炳璋是

一个傲慢的人,而烟厂的老板更傲慢,所以他们的眼睛几乎

没有好好对视过。后来有人问“乔团长暠,这些年还上不上

台了? 炳璋摇了摇头,大伙儿才知道“乔团长暠原来就是剧

团里著名的老生乔炳璋,八十年代初期红过好一阵子的,半

导体里头一天到晚都是他的唱腔。大伙儿就向他敬酒,开

玩笑说,现在的演员脸蛋比名字出名,名字比嗓子出名,乔

团长没赶上。乔团长很好听地笑了笑。这时候对面的胖大

个子冲着乔炳璋说话了,说:“你们剧团有个叫筱燕秋的

吧?暠又高又胖的烟厂老板担心乔炳璋不知道筱燕秋,补充

说:“1979年在《奔月》中演过嫦娥的。暠乔炳璋放下酒杯,闭

上眼睛,缓慢地抬起眼皮,说:“有的。暠老板不傲慢了,他把

乔炳璋身边的客人哄到自己的座位上去,坐到乔炳璋的身

边,右手搭到乔炳璋的肩膀上,说:“都快二十年了,怎么没

她的动静?暠乔炳璋一脸的矜持,解释说:“这些年戏剧不景

气,筱燕秋女士主要从事教学工作。暠烟厂老板一听这话直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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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腰杆子反问说:“什么景气? 你说说什么景气? 关键是

钱。暠老板向乔炳璋送出他的大下巴,莫名其妙地颁布了他

的命令,说:“让她唱。暠乔炳璋的脸上带上了狐疑的颜色,试

探性地说:“听老板的意思,老板想为我们搭台啰?暠老板的

脸上重又傲慢了,他一傲慢脸上就挂上了伟人的神情。老

板说:“让她唱。暠乔炳璋对小姐招招手,让她给自己换上白

酒。炳璋捏着酒杯站起身,说:“老板可是开玩笑?暠老板不

仅傲慢,还严肃,一严肃就像作报告。老板说:“我们厂没别

的,钱还有几个。———你可不要以为我们光会赚钱,光会危

害人民的身体健康,我们也要建设精神文明。干了。暠老板

没有起立,乔炳璋却弓着腰站起来了。他用酒杯的沿口往

老板酒杯的腰部撞了一下,仰起了脖子。酒到杯干。乔炳

璋激动了。人一激动就顾不上自己的低三下四。乔炳璋连

声说:“今天撞上菩萨了,撞上菩萨了。暠

《奔月》是剧团身上的一块疤。其实《奔月》的剧本早在

1958年就写成了,是上级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代给剧

团的。他们打算在一年之后把《奔月》送到北京,献给共和

国十周岁的生日。可是,公演之前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,

显得很不高兴。他说:“江山如此多娇,我们的女青年为什

么要往月球上跑?暠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说绿了,浑

身竖起了鸡皮疙瘩。《奔月》当即下马。

严格地说,后来的《奔月》是被筱燕秋唱红的,当然,《奔

月》反过来又照亮了筱燕秋。戏运带动人运,人运带动戏

运,戏台本来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这已经是1979年的事

了。1979年的筱燕秋年方十九,正是剧团上下一致看好的

新秀。十九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,她的运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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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腔、吐字、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,

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,除了青山隐隐,就是此恨悠悠。

说起来十五岁那年筱燕秋还在《红灯记》中客串过一次李铁

梅,她高举着红灯站立在李奶奶的身边,没有一点铮铮铁

骨,没有一点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暠的霹雳杀气,反倒秋

风秋雨愁煞人了。气得团长冲着导演大骂,谁把这个狐狸

精弄来了?!

但到了1979年,《奔月》第二次上马了。试妆的时候筱

燕秋的第一声导板就赢来了全场肃静。重新回到剧团的老

团长远远地打量着筱燕秋,嘟哝说:“这孩子,黄连投进了苦

胆胎,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。暠

老团长是坐过科班的旧艺人,他的话一言九鼎。十九

岁的筱燕秋立马变成了 A 档嫦娥。B档不是别人,正是当

红青衣李雪芬。李雪芬在几年前的《杜鹃山》中成功地扮演

过女英雄柯湘,称得上红极一时。但是,在 A 档和B档这

个问题上,李雪芬表现出了一位成功演员的得体与大度。

李雪芬在大会上说:“为了剧团的明天,我愿意做好传帮带,

我愿意把我的舞台经验无私地传授给筱燕秋同志,做一个

合格的接力棒。暠筱燕秋眼泪汪汪地和同志们一起鼓了掌。

《奔月》被筱燕秋唱红了。剧组在各地巡回演出,《奔月》成

了全省戏剧舞台上最轰动的话题。所到之处,老戏迷抚今

追昔,青年人则大谈古代的服装。全省的文艺舞台“和其他

各条战线一样暠,迎来了他们的“第二个春天暠。《奔月》唱红

了,和《奔月》一样蹿红的当然是当代嫦娥筱燕秋。军区著

名的将军书法家一看完《奔月》就豪情迸发,他用苍松翠柏

般的遒劲魏体改换了叶剑英元帅的伟大诗篇:“攻城不怕

坚,攻戏莫畏难,梨园有险阻,苦战能过关。暠下面是一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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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落款:“与燕秋小同志共勉暠。将军书法家把筱燕秋叫到

了家中,他在抚今追昔之后亲自将一条横幅送到了筱燕秋

的手上。

谁能料得到“燕秋小同志暠会自毁前程呢? 事后有老艺

人说,《奔月》这出戏其实不该上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,一

出戏有一出戏的命。《奔月》阴气过重,即使上,也得配一个

铜锤花脸压一压,这样才守得住。后羿怎么说也应当是花

脸戏,须生怎么行? 就是到兄弟剧团去借也得借一个。否

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? 否则筱燕秋怎么会做那样

的事?

《奔月》剧组到坦克师慰问演出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

子。这一天李雪芬要求登台。事实上,李雪芬的要求不过

分。她毕竟是嫦娥的 B 档。相反,过分的倒是筱燕秋。

《奔月》公演以来,筱燕秋就一直霸着毡毯,一场都没有让

过。嫦娥的唱腔那么多,戏那么重,筱燕秋总是说自己“年

轻暠,“没问题暠,“青衣又不是刀马旦暠,“吃得消的暠。其实大

伙儿早就看出来了,闷不吭声的筱燕秋心气实在是太旺了,

有吃独食的意思。这孩子的名利心开始膨胀了,想着法子

横在李雪芬的面前。可是谁也没法说,领导一找她,她漂亮

的小脸就成了猪肝。筱燕秋没心没肺,就有猪肝,她是做得

出来的。领导们只能反过来给李雪芬做工作,让她“多指点

指点年轻人暠,“多扶持扶持年轻人暠。可是李雪芬这一次的

理由很充分,李雪芬说,她演《杜鹃山》的时候就经常下部

队,今天上午还有很多战士冲着她喊“柯湘暠呢,她在部队有

观众基础,她不上台,“战士们不答应暠。

李雪芬在这个晚上征服了坦克师的所有官兵,他们从

嫦娥的身上看到了当年柯湘的影子,当年的柯湘头戴八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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帽,一双草鞋,一把手枪,威风凛凛的。而今夜的柯湘却穿

起了古装。李雪芬嗓音高亢,音质脆亮,激情奔放,这种高

亢与奔放经过十多年的巩固与发展,业已构成了李雪芬独

特的表演风格,即李派唱腔。基于此,李雪芬在舞台上曾经

成功地塑造过一连串的巾帼豪杰,透过李雪芬的一招一式,

观众们可以看到女战士慷慨赴死,女民兵英姿飒爽,女知青

豪情冲天,女支书不让须眉。李雪芬在这个晚上重点展示

了她的高亢嗓音,战士们有组织地给她鼓掌,掌声整齐而又

有力,使人想起接受检阅的正步方阵。没有人注意到筱燕

秋。其实戏演到一半,筱燕秋已经披着军大衣来到舞台了,

一个人站立在大幕的内侧,冷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李雪芬。

谁都没有注意到筱燕秋,谁都没有发现筱燕秋的脸色有多

难看。厄运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降临了,它笼罩着筱燕秋,

同时也笼罩着李雪芬。《奔月》演完了。五次谢幕之后,李

雪芬来到了后台,脸上洋溢着一股难以掩饰的飞扬神采。

李雪芬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筱燕秋在后台相遇了,面对面。

一个热气腾腾,一个寒风飕飕。李雪芬一看见筱燕秋的脸

色便主动迎了上去,左手拉着筱燕秋的右手,右手拉着筱燕

秋的左手,说:“燕秋,都看了?暠筱燕秋说:“看了。暠李雪芬

说:“还行吧?暠筱燕秋却不开口。说话的功夫许多人已经走

上来了,围在了她们的四周。李雪芬掀掉肩膀上的军大衣,

说:“燕秋,我正想和你商量呢,你看看这样,这样,这句唱腔

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更深刻一些,哎,这样。暠李雪芬这么说

着,手指已经翘成了兰花状,一挑眉毛,兀自唱了起来。艺

人们都是知道的,同行是冤家,即使是师傅传艺,“宁教一声

腔,不教一个字,宁教一个字,不教一口气暠。可是李雪芬

不。她把李派唱腔的一字一气毫无保留地演示给了筱燕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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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。筱燕秋不声不响,只是望着李雪芬。人们站立在李雪

芬和筱燕秋的四周,默默地看着剧团里的两代青衣,一个德

艺双馨,一个谦虚好学,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令人感慨的一

幕,这个令人心宽的一幕。但是筱燕秋的眼神很快就出了

问题,是那种极为不屑的样子。所有的人都看得出,燕秋这

孩子的心气实在是太旺了,心里头不谦虚就算了,连目光都

不谦虚了。李雪芬却浑然不觉,演示完了,李雪芬对着筱燕

秋探讨性地说:“你看,这样,这才是旧社会的劳动妇女,我

们这样处理,是不是好多了?暠筱燕秋一直瞅着李雪芬,脸上

的表情有些说不上来路。“挺好,暠筱燕秋打断了李雪芬,笑

着说,“只不过你今天忘了两样行头。暠李雪芬一听这话就把

双手捂在了身上,又捂到头上去,慌忙说:“我忘了什么了?暠

筱燕秋停了好大一会儿,说:“一双草鞋,一把手枪。暠大伙儿

愣了一下,但随即就和李雪芬一起明白过来了。燕秋这孩

子真是过分了,眼里不谦虚就不谦虚吧,怎么说嘴上也不该

不谦虚的! 筱燕秋微笑着望着李雪芬,看着热气腾腾的李

雪芬一点一点地凉下去。李雪芬突然大声说:“你呢? 你演

的嫦娥算什么? 丧门星,狐狸精,整个一花痴! 关在月亮里

头卖不出去的货!暠李雪芬的脚尖一踮一踮的,再一次热气

腾腾了。这一回一点一点凉下去的却是筱燕秋。筱燕秋似

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,鼻孔里吹的是北风,眼睛里飘的却是

雪花。这时候一位剧务端过来一杯开水,打算给李雪芬焐

焐手。筱燕秋顺手接过剧务手上的搪瓷杯,呼的一下浇在

了李雪芬的脸上。

后台立即变成了捅开的马蜂窝。筱燕秋愣在原处,看

着无序的身影在自己的面前急速穿梭,耳朵里充斥着慌乱

的脚步声。脚步声轰隆轰隆的,从后台移向了过道,从过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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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向了远处,最后变成了远处汽车的马达声。眨眼的功夫

后台就空荡荡的了,而过道更空荡,像通往月亮的路。筱燕

秋站立在原处,愣了好大一会儿,沿着寂静的过道拐进了化

妆间。筱燕秋站在镜子面前,吃惊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。

直到这个时候筱燕秋才弄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。她失神

地望着自己的双手,一屁股坐在了化妆间的凳子上。

保温杯里的水到底有多烫,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

义了。事情的“性质暠永远决定着事态的严峻程度。一心扶

持筱燕秋的老团长气得晃起了脑袋,他把中指与食指并在

一处,对着筱燕秋的鼻尖晃了十来下。老团长说:“你,你,

你,你你你你你呀———啊!暠老团长急得都不会说话了,就会

背戏文,“丧尽天良本不该,名利熏心你毁就毁在妒良才!暠

“不是这样的。暠筱燕秋说。

“又是哪样?暠

“不是这样的。暠筱燕秋泪汪汪地说。

老团长一拍桌子,说:“又是哪样?暠

筱燕秋说:“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暠

筱燕秋离开了舞台。嫦娥的 A角调到戏校任教去了,

而B角则躺在医院不出来。《奔月》第二次熄火。“初放蕊

即遭霜雪摧,二度梅却被冰雹擂。暠《奔月》没那个命。

二

谁能想到《奔月》会遇上菩萨呢。

启动资金终于到账了。这些日子炳璋一直心事重重。

他在等。没有烟厂的启动资金,《奔月》只能是水中月。其

实炳璋只等了十一天,可是炳璋就好像熬过了一个漫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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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月。等钱的日子里炳璋发现,钱不只是数量,还是时光的

长度。这年头钱这东西越来越古怪了。

但是,炳璋没有料到反对筱燕秋重新登台的力量如此

巨大,预备会在筱燕秋能不能登台这个问题上僵持住了。

炳璋把玩着手上的圆珠笔,一直在听。后来他把手上的圆

珠笔丢到会议桌的桌面上,上身靠在了椅背。炳璋笑了笑,

说:“你们还是让步吧,人家可是点了筱燕秋的名的。这年

头给钱让步,不丢脸。暠会议室里一片沉默。人们不说话。

不说话虽说还是反对,但通融的余地肯定就大了。幸亏李

雪芬离开剧团开饭店去了,要不然,李派唱腔的高亢嗓音炳

璋现在可是招架不住的。大伙儿继续沉默,不说是,也不说

否。但无声有时就是默许。炳璋顺势利导,很含糊地说:

“我看就这样了吧。暠

然而,谁担纲B档,问题又来了。对一个演员来说,给

当红演员做B档,本来就是一个寒碜人的角色,更何况又

是筱燕秋的B档呢。还是老高出了一个好主意,B档让筱

燕秋自己在学生里头挑。筱燕秋忌妒心再重,再名欲熏心、

利欲熏心,总不能和自己的弟子争风。大家都说好。可是

老高接下来的一句话让炳璋心里不踏实了。老高说:“我看

你们都白说,二十年过去了,筱燕秋也四十岁的人了,她的

嗓子还能不能扛得住? 我看悬。暠这句话让炳璋觉得自己真

的疏忽了,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? 毕竟是二十年哪。二十

年,什么样的好钢不给你锈成渣? 炳璋偷偷地叹了一口气。

会议开来开去,在筱燕秋一个人的身上就纠缠了将近两个

小时。这哪里是筹备? 简直是回顾历史。没钱的时候想

钱,钱来了却不知道怎么花。钱这东西不只是时光的长度,

还有历史的脸色。钱这东西现在实在是太古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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炳璋想听筱燕秋溜溜嗓子,这是必须的。要不然,烟厂

的钱再多,还不如拿来卷鞭炮去放响呢。筱燕秋依照约定

的时间来到会议室,刚一落座,炳璋发现自己又冒失了。很

空的会议室里头只有他们两个,炳璋坐在这头,筱燕秋坐在

那头,中间隔了一张长长的椭圆桌,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。

筱燕秋胖了,人却冷得很,像一台空调,凉飕飕地只会放冷

气。炳璋打算先和筱燕秋谈一谈《奔月》的,可《奔月》是筱

燕秋永远的痛,炳璋越发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了。

炳璋有几分惧怕筱燕秋。要是细说起来,炳璋比筱燕

秋还大出一个辈分,不过筱燕秋的脾气戏校里头可是有名

的。这个女人平时软绵绵的,一举一动都有些逆来顺受的

意思,有点像水。但是,你要是一不小心冒犯了她,眨眼的

功夫她就有可能结成了冰,寒光闪闪的,用一种愚蠢而又突

发性的行为冲着你玉碎。所以戏校食堂里的师傅们都说:

“吃油要吃色拉油,说话别找筱燕秋。暠炳璋不知道怎么和筱

燕秋挑开话题,就开始和筱燕秋绕。一会儿聊她的生活,一

会儿聊她的教学、学生,还扯到了天气。有些前言不搭后

语。东扯西拽了几分钟,筱燕秋闷头闷脑地说:“你到底想

和我说什么?暠炳璋被堵住了,心里头一急,脱口说:“你亮个

相吧。暠筱燕秋望着炳璋,把两只胳膊放到桌面上来,抱成了

一个半圆,却又看不出任何风吹草动。筱燕秋毫无表情地

望着炳璋,突然说:“想听什么? 是西皮《飞天》还是二黄《广

寒宫》?暠《飞天》和《广寒宫》是《奔月》里著名的唱腔选段,筱

燕秋因为《奔月》倒了二十年的霉,这刻儿主动把话题扯到

《奔月》上去,无疑就有了一种挑衅的意思,有了一种子弹上

膛的意思。炳璋本能地直了直上身,等着筱燕秋的唇枪舌剑。

不过炳璋手里有牌,倒也没有过分担心。炳璋说:“那就来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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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段二黄。暠筱燕秋站起身,离开座椅,拽了拽上衣的前下

摆,又拽了拽上衣的后下摆,把目光放到窗户的外面去,凝

神片刻,开始云手,运眼,咿咿呀呀地居然进了戏。她的嗓

音还是那样地根深叶茂。炳璋还没有来得及诧异,一阵惊

喜已经袭上了心头。一个贪婪而又充满悔恨的嫦娥已经站

立在他的面前了。炳璋闭上眼睛,把右手插进裤子的口袋,

翘起了四只手指头,慢慢地敲了起来,一个板,三个眼,再一

个板,再三个眼。

筱燕秋一口气唱了十五分钟。炳璋睁开眼,眯起来,仔

细详尽地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。这段二黄慢板转原板转

流水转高腔有极为复杂的表现难度,音域又那么宽,一个离

开戏台二十年的演员能把它一口气完成下来,答案只有一

个,她一直没有丢。炳璋歪在椅子里头,没有动。但是,他

在暗中唏嘘感叹了一回。二十年,二十年哪。炳璋有些百

感交集,对筱燕秋说:“你怎么一直坚持下来了?暠

“坚持什么?暠筱燕秋说,“我还能坚持什么。暠

炳璋说:“二十年,不容易。暠

“我没有坚持,暠筱燕秋听懂炳璋的话了,仰起脸说,“我

就是嫦娥。暠

筱燕秋从炳璋的办公室里出来,人却恍惚了。这是十

月里的一个日子,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日子,像春天。风和阳

光都有些明媚,都有些荡漾,但是恍惚,像梦寐,萦绕在筱燕

秋的周遭。筱燕秋踩着自己的身影,就这么在马路上游走。

后来筱燕秋停下了脚步,迷迷糊糊朝四下打量。筱燕秋低

下头,失神地看着自己的身影。现在正是午后,筱燕秋的影

子很短,胖胖的,像一个侏儒。筱燕秋注视着自己的身影,

夸张变形的身影臃肿得不成样子。仿佛泼在地上的一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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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。筱燕秋往前走了几大步,地上的身影像一个巨大的蛤

蟆那样也往前爬了几大步。筱燕秋突然凝神了,确信了这

样一个事实:地上的身影才是自己,而自己的身体只是影子

的附带物。人就是这样,都是在某一个孤独的刹那突然发

现并认清了自己的。筱燕秋的眼神再一次茫然了,伤心与

绝望成了十月的风,从一个不确切的地方吹来,又飘到一个

不确切的地方去了。

筱燕秋突然决定减肥,立即就减。

在命运出现转机的时候,女人们习惯以减肥开启她们

的崭新人生。筱燕秋叫了一辆红夏利,直奔人民医院而去。

人民医院是筱燕秋的伤心之地。这么多年了,即使在肾脏

闹得最厉害的日子,筱燕秋也没有到这家医院就诊过一次。

她的命运其实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改变的,或者说,她的内

心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被击垮的。李雪芬住院的第二天,

筱燕秋就被老团长逼到人民医院来了。李雪芬躺在医院里

发过话了,只有筱燕秋自我批评的“态度暠让她满意,她才可

以考虑“是不是放她一马暠。老团长一心想保筱燕秋,这一

点全团上下都是知道的。老团长亲手给筱燕秋写了一份检

查,让她到医院里念。事态是明摆着的,筱燕秋必须在李雪

芬的面前走好这个场,剩下来的话才能往下说。筱燕秋看

完检查书,合起来,急了。她一急就更加愚蠢。筱燕秋拼命

地辩解说:“我没有嫉妒她,我不是故意想毁了她。暠老团长

盯着筱燕秋,到了这样的光景这孩子的心气还这么旺,老团

长的眼睛都气红了。就想抽她一耳光,怔了好半天又下不

了手。老团长甩开了胳膊,大声说:“大牢我待过七年,我可

不想到那地方去看你!暠筱燕秋望着老团长的身影,她从老

团长的背影里头看清了自己潜在的厄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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筱燕秋还是到人民医院去了。李雪芬躺在床上,脸上

蒙着一块很大的白纱布。团里的领导都在,《奔月》的主创

也在,高高矮矮站了一屋子。筱燕秋把两手叉在小肚子前

面,走到李雪芬的床前,耷拉着两只眼皮。她看着自己的脚

尖,开始骂。她把自己的祖宗八代里里外外都骂了一遍,骂

成了一摊屎。骂完了,病房里静悄悄的,没有一个人说话,

只有李雪芬在纱布的后面干咳了一声。气氛顿时压抑了。

没有人好说什么。李雪芬到现在都没有把筱燕秋告到公安

局去,已经算对得起她了。筱燕秋承受不了这样的压抑,泪

汪汪地四处找人。老团长站在门框的旁边,对她瞪起了眼

睛。筱燕秋没有退路了,她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检查书,

一层一层地打开来,开始念。筱燕秋像油印打字机那样,一

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。念完了,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
检查书的内容最终肯定了检查者的“态度暠。李雪芬把脸上

的纱布掀开来,她的脸上紫红了一大块,涂着一层油亮亮的

膏。李雪芬接过检查书,拉起筱燕秋的手,笑着说:“燕秋,

你还年轻,心胸要宽,可不能再这样了。暠筱燕秋看到了李雪

芬的笑。还没看清,李雪芬却又把脸盖上了。筱燕秋感到

李雪芬的笑容才是一杯水,并不烫,浇在了筱燕秋的心坎

上。嗞的一下,筱燕秋如焰的心气就彻底熄灭了。

筱燕秋走出病房的时候满天都是大太阳。她走到楼梯

口,站在扶手的旁边停下了脚步,转过头来。她看到了老团

长如释重负的叹息。老团长对她点了点头。筱燕秋就那么

望着老团长,突然也笑了一下,可是没能收住。她笑出了声

来,一阵一阵的,两个肩头一耸一耸的,像戏台上须生或者

花脸才有的狂笑。许多人都听到了筱燕秋出格的动静,他

们从病房里探出脑袋,一齐望着筱燕秋。筱燕秋就知道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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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,膝盖一软,顺着楼梯的沿口一头栽了下去,从四楼一直

滚到了三楼半。大伙儿跟下来,筱燕秋趴在水磨石地板上,

听见老团长不停地对众人说:“态度还是好的,态度还是深

刻的。暠

都二十年了。筱燕秋挂的是内分泌科,开过药,筱燕秋

特地绕到了后院。二十年了,筱燕秋远远地看见了那座病

房楼。一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。楼已经不是老样子了,墙

面贴上了马赛克,但是屋顶、窗户和过廊一如过去,这一来

又似乎还是老样子。筱燕秋立在那里,发现生活并不像常

人所说的那样,在伸向未来,而是直指过去。至少,在框架

结构上是这样的。

筱燕秋比平时到家晚了近一个小时,女儿已经趴在餐

桌上做作业了。筱燕秋打开门,丈夫正歪在沙发里头看电

视,电视只有画面,没有声音。筱燕秋提着人民医院的药

袋,懒懒地倚在了门框上,疲惫地看着自己的丈夫。丈夫从

筱燕秋的神情里头感到了某些异样,连忙走上来。筱燕秋

把药袋递到丈夫的手上,一径往卧室去,进了卧室就把卧室

的门反关上了。丈夫把目光从筱燕秋的身上移到药袋里

面,疑疑惑惑地掏出药盒子,翻过来掉过去地看。药盒子上

全是外文,一副看不到底又望不到边的样子,这一来事态就

进一步严峻了。丈夫从药盒子上预感到了大难,匆忙跟进

卧室。刚一进门筱燕秋便扑在了他的身上,胳膊箍住他的

脖子,用力往里收。她的腹部贴在他的腹部,一吸一吸的。

他感到了她的努力。她用力忍着,一种强烈而又迅猛的伤

恸。丈夫手里的药袋掉在了地上,大祸真的临头了。丈夫

的身体向后退了一步,咚的一声,卧室的门重又关死了。丈

夫就那么拥着自己的妻子,毁灭性的念头在脑袋里串来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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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筱燕秋终于开口了,她哭着说:“面瓜,我又上台了。暠面

瓜似乎没听清,拨过筱燕秋的脑袋,用那种侥幸的和将信将

疑的目光再一次打量妻子。筱燕秋说:“我又能上台了。暠面

瓜一把把筱燕秋推开了,惊魂未定,脱口说:“至于嘛,你!

弄成这样!暠筱燕秋有些不好意思,瞥了一眼面瓜,笑了笑,

却不停地掉泪,自语说:“我就是难过。暠面瓜打开门,准备给

妻子热晚饭,女儿却怯生生地堵在房门口。面瓜逃出了假

想中的劫难,骨头都轻了,故意拉下脸来,粗声恶气地说:

“做作业去!暠

筱燕秋把面瓜拉住了,对女儿招了招手,示意女儿过

来。她让女儿坐到自己的身边,端详起自己的女儿。女儿

一点都不像自己,骨骼大得要命,方方正正的,全像她老子。

但是筱燕秋今天晚上觉得自己的女儿特别地耐看,细细地

推敲起来还是像自己,只是放大了一号。面瓜又要上厨房,

筱燕秋说:“你不要做,我要减肥。暠面瓜站在卧室的门口,不

解地说:“你肥什么? 我什么时候说你肥了。暠筱燕秋把巴掌

放到女儿的头顶上去,说:“你不嫌我肥,观众可不承认嫦娥

是个胖婆娘。暠

幸运的夫妻最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命令孩子上床。等

孩子入睡了,他们好回到自己的床上,开始他们的庆典。幸

福的夜晚都是宁静似水的,但又是轰轰烈烈的。这个夜晚

实在让面瓜喜出望外,他上上下下地忙,里里外外地忙,进

进出出地忙。都不知道怎么好了。

面瓜是一个交通警察,从部队上下来的,五大三粗,就

是不活络。说起婚姻,面瓜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娶上一位国

营企业的正式女工。面瓜做梦也没有想到著名的美人嫦娥

会成为自己的老婆。真的像一个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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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瓜的婚姻算得上一桩老式婚姻,没有一丝一毫的新

鲜花样。先是由介绍人在公园的一棵柳树下面介绍他们认

识了。接下来便是“谈暠。“谈暠了一些日子,便匆匆步入了

洞房。

这时的筱燕秋绝对是一个冰美人。她在公园鹅卵石的

路面上不像一个行人,而更像一个梦游者,一个失魂的走

尸。不过女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,反而让她

们炫目起来了。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,落魄会赋

予她们额外的魅力,在体貌的姣好之外,附带上一种气息的

美,———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、招人怜爱的异质。面瓜一见

到筱燕秋两只手就凉了,心口也凉了。筱燕秋一身寒气,凛

凛的,像一块冰,要不像一块玻璃。面瓜顿时就自惭形秽

了。面瓜甚至在暗中抱怨起介绍人来了,再怎么说他面瓜

也配不上这样亮晶晶的美人的。面瓜小心翼翼地陪着筱燕

秋沿着鹅卵石的路面往前走,筱燕秋不说话,面瓜就更不敢

说了。最初的那些日子面瓜不是“谈暠恋爱,简直是受罪。

然而,这份罪受起来又有一分说不出来头的甜蜜。筱燕秋

还是那么凛凛的,魂不守舍的,瞳孔里虚散着目光的。面瓜

起初以为筱燕秋看不上他,可是又不像。只要面瓜约她,筱

燕秋总是会病歪歪地准时到达的。面瓜一点都不知道筱燕

秋现在的心思,筱燕秋中了邪了,她铁定了心思一心要把自

己嫁出去,越快越好。但是筱燕秋却又不好好“谈暠。她不

说话,就知道和面瓜一起走。面瓜在筱燕秋的面前自卑得

要了命,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了。他反反复复地把筱燕秋约

到公园的那条鹅卵石路上去,———既然他们是在那儿认识

的,他们的“恋爱暠就只能和必须在那儿“谈暠了。筱燕秋从

来不问心思以外的事,她只是面瓜的影子。面瓜怎么走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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